
西乡之乡

□
彭
淑
玲

刊头题字:吴洪春

丹顶鹤
2025年6月15日 星期日

3电子信箱：yfdzfk@126.com

责任编辑：于 雷 编辑：李 强 电话：88303736

西乡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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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人生活在碧波荡漾、河道纵横
的世界里，他们的日子就与那一汪汪清
水、一叶叶扁舟紧密相连。清晨，当第一
缕阳光穿透薄雾，轻轻拂过静谧的水面，
水乡人便开始了他们与水共舞的一天。
男人们或摇橹，或撑篙，穿梭在狭窄的水
道间，捕鱼捉虾，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生
活的希望。女人们则在岸边，一边哼唱
着悠扬的地方淮剧小调，一边熟练地i
浣洗衣物，那清脆的水声和歌声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西乡独有的生活乐章。

西乡人的生活节奏是舒缓的，似乎
忘却尘世的喧嚣与浮躁。村民们世代和
睦相处，保留着淳朴的民风与丰富的民
俗文化。节日里，舞龙舞狮、唱大戏、摇湖
船、打莲湘、放河灯等，热闹非凡，传承着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西乡人，其独特的饮食习惯，深深植
根于这片丰饶的水乡之地。饮食以水生
动植物为主，诸如鲜美的鱼虾、肥嫩的蟹

蚌，以及那柔韧的莲藕、淡紫色的茨菇与
清甜的茭白，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不仅滋
养了他们的身体，也塑造了他们对生活
的细腻品位。而稻米与小麦面，作为餐
桌上的常客，更是为日常饮食增添了几
分朴实与温馨。

在餐饮文化上，西乡人偏爱淮扬菜
系，讲究色、香、味、形俱全。“盐城八大碗”
是西乡人最爱，烩土膘、糯米肉坨子、涨蛋
糕、虾米豆腐羹、淡菜烧萝卜、鸡丝烧粉
丝、红烧肉、红烧鱼咸……一道道经典菜
肴，不仅展现了大厨们的高超技艺，更蕴
含了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

西乡人乐于分享，无论是家常小聚
还是节日庆典，总能看到邻里间相互邀
请，共品佳肴。那份淳朴与真挚，如同水
乡潺潺流水，温润人心。在盐城西乡，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少了些浮华与算计，多
了份真诚与互助。这样的生活方式，不
仅让这片土地充满了人情味，也让每一
位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
暖与幸福。

在工作与生活中，西乡人展现出极
高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他们既能像南方
人那样，精于思考、善于筹划，将生活打
理得井井有条；又能在关键时刻，像北方
人那样，挺身而出，为朋友加油助威。这
种性格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
环境时，总能游刃有余，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为此，西乡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
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们既珍视传统，
保留着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和
手工艺；又勇于接受新事物，积极融入现
代文明的发展潮流。这种文化心态，使

得盐城西乡在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有的魅力和活力。

盐城西乡，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
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古有建安
七君子之一的陈琳，现代有中共中央大
笔杆子胡乔木，等等。

外交家乔冠华，建湖人，在国际舞台
上展现出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气度。国
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盐都人，他的
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更
是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中国标
准草书传承人、书法家胡公石，盐都人，
他的笔墨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艺术风格，每一幅作品都仿佛在诉
说着千年的故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盐都人，在
地理信息科学与资源环境领域享有盛
誉。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咸柱，建湖人，为
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立浧，建湖人，著
名的电网工程专家、直流输电专家，被誉
为“中国直流输电第一人”。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诗宬，盐城人，则在数学与物理学
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被称为“苏北的鲁迅”、爱国民主人
士宋泽夫，盐都人，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
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而奔走呼号。

这些名人，如同璀璨的星辰，点缀在
盐城西乡的天空，他们的光芒穿越时空，
照亮了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的精神与
事迹，不仅是盐城西乡的骄傲，更是整个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他们的引领
下，盐城西乡的人文精神将不断传承与
发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西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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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田、沧海，沧海、桑田，成就了一
座全国唯一无山的城市——江苏盐
城。为纪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筑就的捍海堰，盐
城人将之命名为“范公堤”。堤东称东
海，堤西为西乡。

在盐城方言中，“野”的读音和“丫”
接近，丫，又似里下河的地理特征，河道
纵横交错，村民沿河而居，地域广阔；然
对生我养我的西乡，如今富庶丰沃的西
乡，我更愿用“旷雅”这个词做她的注押。

西乡即原乡，西乡是海的故乡，也
是我的家乡。我曾无数次站在大海之
上，骨子里却始终认为——比大海更辽
阔的是西乡，比大海更深沉的是西乡！

这个冬天，我再次踏上西乡，沉浸
在它广袤无垠的旷野里，赏长河日落，
听北风呼啸，品炊烟袅袅。一派素雅，
一种淡雅，带着一种风雅。西乡，是地
理空间，是心理表达，更是情感寄托；西
乡，是日落日出的经年累月，是时间记
忆，是精神回想，更是历史叙述。

盐城西乡，并非一个行政意义上的
乡镇，它涵盖了盐城市盐都区、建湖县
等广袤区域，沟河纵横，水产丰富，水稻
麦子如绿浪般翻滚，是一汪芦荡水乡，
是美丽的西乡。

我从西乡来，今又回西乡。在西乡
冬日的旷野里，风摇着她的叶子，叶子落
满她的大地。我沿着蟒蛇河，一路前行，
河流的两岸，一半是风景，一半是乡音。
当车子缓缓驶入那童年的土地，一种久
违的辽阔和博大，让我听到了岁月的呼
唤，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震颤。西乡的
尽头是“苏北第一湖”——大纵湖，这颗
西乡明珠，波光粼粼，静静守在那里，诉说
着千年的故事。一支打莲湘的队伍，在

湖边欢快地舞动，一个叫淮腔的旋律，瞬
间将我带回了纯真的童年时光。女儿秋
秋眼中满是新奇，她随着旋律欢快地舞
蹈，这一刻，我感受到了西乡的情深意长。

漫步在西乡的旷野，树木寂静，田
野里，万物收藏，乡野不野，这个季冬，
原野上依然盛开着清丽的花朵；新农人
正忙碌着，他们或直播出货，或遥控无
人机撒播，忙碌的身影，质朴的笑容，是
西乡的灵魂，更是西乡的精神所在。我
停下脚步与他们攀谈，从他们的口中，
我听到了西乡的故事，西乡人的坚韧与
不屈，让我肃然起敬。西乡之所以美，
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始终坚守着对土地
的热爱，对家园的眷恋。

西乡的美，不仅在它旖旎的自然风
光，更在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北宋庄，丁
马港，西沙沟，这些隐藏在碧波之中的古
村老镇，粉墙黛瓦，河流交织，寥廓无际，
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穿行西乡，不仅是空间的行走，更
是时间的穿越，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文
人墨客辈出的时代。陈琳、宋曹、郑板
桥……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如璀璨的
星辰，照亮了西乡的天空。他们的诗
篇、他们的故事，成为文雅西乡人内心
永恒的精神标识。

在这里，孕育了“中共中央第一支
笔”胡乔木。他的笔下，流淌的是对真
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热爱；他的不朽精
神，浸润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激励着
后人不断前行。

这里，有曹文轩和他的《草房子》。
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
满诗意的乡村世界，让人们在阅读和行
走中，感悟到西乡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人
间真情。这里，还是李国文的出生地，

他的《冬天里的春天》和曹文轩的《草房
子》双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
小说典藏”。

西乡的小巷里，市井气息依然浓
郁。各种各样的小店，有卖糕点的、有
卖玩具的、有卖农具的……每一家店都
充满了烟火气息，这里有西乡人原始的
热情与淳朴。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是一
位年迈的老人，他热情地介绍着店里的
商品，眼神和语气里，流露着的都是对
西乡的骄傲与自豪。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西乡也面临
新的机遇与挑战。一些古村落逐渐消
失，一些传统习俗逐渐被遗忘。可是，
西乡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用自己的方
式，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这份记
忆。他们修建了蟒蛇河生态文化长廊，
串联起西乡的美景与文化，让更多的人
了解西乡，走进西乡，热爱西乡，扎根西
乡。草房子乐园里，孩子们在编排国学
诵读节目；幸福小广场上，老人们的乡
村舞林会如火如荼，这一刻西乡的上空
满溢诗意的烟火。

当我再次站在西乡的土地上，望着
那片广袤无垠的旷野时，心中涌起一股
莫名的感动。在这里，我重拾了那份对
土地的热爱，对家园的眷恋；我重拾了
那份最初的理想，那份朴素的情怀和
爱。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西乡始终是我
心中的净土，是我永远的心灵归宿。

夜幕降临，西乡逐渐沉寂下来。只
有那偶尔传来的狗吠和虫鸣，轻破宁静
的苍穹。今夜，我留在西乡。窗前，百
年银杏苍劲矗立，冷月星空，清寒透亮，
听蟒蛇河流，追忆似水年华。西乡，这
片神奇的土地，它用自己的方式，诉说
着岁月的故事，传递着生命的力量。

网上经常看到有人为西乡地域争论，
到底盐城哪些地方属于西乡？其实西乡、
西北乡的地理概念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的
区域划分，总体来讲是盐城市区向西的一
段湖荡地区，一直到与宝应交界的恒济。
清乾隆版《盐城县志》记录的23个庄镇
中，秦南仓、冈门镇、楼王庄、北宋庄、楼夏
庄等是没有争议的西乡，建阳镇是没有争
议的西北乡，但像湖垛镇，有写作西乡，也
有写作西北乡的。

1941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盐
城县划县分治，有了建湖、盐都、射阳等地
理名词，但老辈人仍喜欢以西乡与东海这
个地理概念来区分。我六岁之前在盐城北
的草堰口生活，外婆的家在射阳县新坍的
胜利桥，妈妈每次带我去看外婆都会说，
走，我们一起下海去。外婆那边的亲戚每
次来，走时也会热情地说，有空到我们东海
玩玩啊。他们说东海，从来不会说黄海。
小的时候，妈妈与外婆她们的聊天经常会
有乡里、海里这些词，比如，今年乡里的米
长得不错，海里的胡萝卜多得吃不完。

时光又走过几十年，在秦南、楼王、北
龙港这些地方，经常能听到人说，有空到
我们西乡来玩呐，这是我们西乡里种的。
而在建湖的芦沟、恒济等地，除了老辈人，
年轻人很少有人用西乡这个词了。

说盐城西乡，还得从里下河平原说
起。西乡是里下河平原的一部分。里下
河平原的北界河苏北灌溉总渠离淮河很
近，而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地理分界
线，以此分北方南方，西乡从大的地域来
讲属于南方。

在西乡大地上，慢慢淤积的沙堤先后
有三条，乡民们叫它三道冈，东冈、中冈、
西冈。最先形成的是西冈，即龙冈向北一
直到喻口、羊寨这条沙堤，也是5000多年
前新石器时期海岸线的位置。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说西乡，还得
说东海，对比才见风格。

东海的历史比西乡差很远。范仲淹
时代，射阳还在大海里。外婆家在射阳的
居住史也不远，就是外公这一辈从草堰口
迁过去垦荒的，早期的东海人多是乡里去
垦荒的，所以海与乡间的人血缘关系亲
密，走动频繁。

西乡与东海的水、土是不同的，这也
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与性情。就拿肉圆来
说，西乡人喜欢放米饭，口感软糯香甜，东
海人喜欢放萝卜，口感爽又有点冲。以前
的人与外界接触少，接天地自然的气多些，
水土气足，相比之下，东海人性情粗犷些，
叫侉子，西乡人说话相对轻柔些，叫冒子。

西乡多水，且多自然形成的河道。
水多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很大一片区
域没有一处水稻田，在盐都的北龙港，建
湖的九里、黄土沟等地，到处都是圩堤分
割开的河塘，能让人想到遥远年代射阳
湖的样子，明晃晃的水像是要溢出来似
的，天空也倒映在水里，到了雨季，一片
白茫茫。像蟒蛇河、朱沥沟、西塘河等这
样线条生动优美的河流，东海里也是没
有的。东海里多人工河道，工整有序，是
另一种美，比如大丰的卯酉河，射阳的小
洋河。

西乡属里下河平原，东海属冲积平
原，且地势高于西乡。西乡湖荡湿地形成
的油泥土容易板结，平时种菜什么的，要
比东海人花更多力气，但湖荡里的藕、慈
姑等却是东海比不上的。

四十年前的海里与乡里还有着明显
的区别。妈妈说她们小时候家里不买盐，
到草滩上看到有盐霜的地方挖个坑，撒上
草木灰就可以晒出盐来。海里很少种稻
米，主要吃大麦粥、糁子饭等。乡里的人多
半在水边居住，种水稻、吃米。秋天胡萝卜
成熟的时候，东海人就会拿来与西乡人换
大米吃。西乡人也喜欢东海里的芦苇，海
滩的芦苇比湖荡的芦苇耐烧，有后劲。

西乡处处是水，养鱼、种地是西乡人
安身立命的本事。

西乡人逐水而居，盖房子时是刻意要
选在河边的，家前或屋后都会有一条小
河。从高空看，村庄在水的包围中，河流、
池塘、菜园、农舍、稻田、树木，是西乡风情
画的基本元素。西乡的田多圩田，先辈们
与水争田，改造低洼地、修圩堤将田切成
一个个棋盘格，但大量的围田会堵塞水道
造成水患，所以适度的退耕还湖可以让人
与自然更和谐相处。

西乡人与水很亲。没有自来水的年

代，一到夏天，一大早就会到河里洗脸，河
面上升腾着雾气，有仙境之美，河边的水
汽也很好闻。晚上太热了，河边要凉快
些，人们会聚在河边的桥上纳凉讲故事，
小孩子在河边的树丛中捉萤火虫，也有人
从家里拿一张草席直接睡在大桥上。乡
村的孩子每天与天地自然打交道，也会觉
得乏味，一听到闷声闷气的汽笛声，就跑
到河边看拖驳船队从河上行过，想象着自
己的未来与远方。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
的孩子多半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比如
《家乡的小河》。很早就离开家乡的李国
文先生也写过，“小时候在苏北乡下，到处
是河，闻着河里散发出来的水草味，感觉
那些小鱼就是草旁贴着，真是惬意……”

西乡的人水性好，想到河对岸没有
桥，夏天的话会直接跳到河里游过去，有
时候走着走着，兴致来了，也能跳到河里
扑腾几下。西乡的小孩子游泳不用教，像
小鸭子一样，扔到河里扑通几下喝上几口
水就会了，狗爬式、扎猛子，如浪里白条。

南船北马，地处南方的西乡湖荡人
家，家家有船，船就是他们的双脚。民家
的船也有多种，捕鱼与放鸭的不一样，放
鸭船最简单，一米多长，也叫鸭溜子、鸭哨
子，还有两头尖翘翘的，中间一个小小的
船舱，叫小划子、荡条子。不识水性的人
脚刚碰到船边，可能就人仰船翻。

西乡俗称锅底洼，以前一进入夏季汛
期，西乡人就开始关注水位的上涨，尤其
是几天暴雨不停，天像漏了一样，氛围就
不同了。应对水灾的方式就是打防洪坝，
人站在水中找桩是很不容易的，再用麻袋
或草包装上泥，一层一层叠高，最紧急的
时候，家家户户上阵，拿出自家的棉被、衣
服、门板、木材等。

现代作家李有干的长篇小说《大芦
荡》《漂流》，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等，都有
关于水灾的场景，讲述灾难对于生命的意
义，以及我们如何应对灾难。随着水利技
术的进步，风调雨顺成为常态，但了解本土
自然灾害的历史，会让我们懂得尊重世间
万物，学会和大自然和睦相处。

西乡的水以河流、湖荡的形式存在
着，湖荡的面积更大些，从高空看，田野与
人家之间的水网，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丰
富。不少小河是没有名字的，西乡人叫它
野河，野河里随意停着一条小破船，就有
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清幽。勤劳的西
乡人还会在上面种些莲藕、慈姑等，这条
破船立刻生动了许多。即便是大河，有的
西乡人在旁边住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名字，
因为河太多了，习以为常了。

众多的河流中，最有名的是蟒蛇河，
这名字真是形象，河流如一条巨蟒，西承
大纵湖的水，沿途接纳无数支流，东入串
场河、新洋港入海。与蟒蛇河气质接近
的，还有朱沥沟、西塘河等，像书法中的线
条，洒脱地流淌在西乡大地上，还有点谁
持彩练当空舞的气魄。

河流记录着地方的风土人情，也记录
着宏大的历史和人物。1836年，江苏巡
抚林则徐租了一条民船，带了一名随从微
服私访盐城，一是了解皮岔河的疏浚是否
是民意，二是了解盐城的社会民情，写下
3000多字的民情日记。皮岔河北北秦庄
前的一条寻常乡村小河，没有名字，却是
西乡最悲壮的河流，当地人叫月字头，也
有人建议改为鲁艺河。1941年7月24日
的华中鲁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丘东
平、许晴、王海纹等皆牺牲于此。

如今多数的河成了观光步道或风光
带，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自然风光继续滋
养着两岸的人家。比如，蟒蛇河水上文化
生态廊道、西塘河风光带，朱沥沟和蟒蛇
河交汇处的盐龙湖是盐城的碧水工程，湖
四周有环湖河与其他水源隔开，旁边建有
盐龙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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